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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确乡村功能与定位， 可以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决策参考。通过

构建乡村多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ArcGIS自然间断点法、纵向比较系数等方法，

对全省乡村功能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2000—2019年乡村综合功能指数平均值不断上升，乡村综

合功能增强，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增强，粮食作物主产区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向陇

中、陇南地区方向移动；经济发展功能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局，外围区县发展受到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

居住生活功能异质性明显，大部分区县乡村居住生活水平较低；生态保育功能受政策影响，逐步改善且高值区不断

扩大。（2）乡村综合功能 2010年后差距扩大，但各功能变异系数整体趋于稳定，变化幅度较小。（3）乡村多功能纵向

比较系数空间分布特征显著，部分地区之间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表现为增强趋势。根据甘肃省乡村功能

类型区呈现的地域差异化提出了相应的调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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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中国城市发展已完成由粗放型外延式发

展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的转变，但发展过程中引发

的一系列冲突矛盾仍未得到缓解，对乡村可持续发

展构成巨大的威胁［1-2］。乡村功能转型与重构要以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为支撑，使得乡村发展模式由简

单追求生产效益转变为兼顾社会、经济、生态等综

合效益的多功能发展模式，要素畅流与平等交换离

不开生产要素的支撑和推动［3］。乡村本身所具有的

多功能属性特征，在生产粮食过程中一方面得以维

持乡村固有景观风貌，保护物种多样性；另一方面

可以增强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当地居民创造就

业机会［4-7］。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作为乡

村地理学重要课题之一的乡村多功能研究成为研

究热点。因此，科学辨识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及空间

特征，可对乡村类型划分及发展定位、乡村振兴政

策制定等提供理论参考，对探索欠发达地区乡村可

持续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8］。

林业、农业和景观学领域最早应用多功能概

念［9-10］。国外学者主要辨析多功能的概念和理论，

并且研究多功能在农业/农村变化中的运用，探讨

各功能的驱动机制和功能之间的关系转变［11-12］。

国内学者关于乡村多功能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

也不断丰富，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也更多元

化［13-14］。研究内容上侧重土地多功能的类型划分、

区域评价、空间分异及类型识别［15-20］；研究方法以

数学模型、定量评价方法、层次聚类方法为主［21-23］；

研究视角以微观为主，宏观视角开展较少［24-27］；研

究区多在城镇化发展水平高、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对经济水平相对较低、乡村分布较分散的西北部地

区研究较少［28-29］。乡村发展的基本要求不同，发展

目标各异以及土地利用的多样化，使不同时空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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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具有多种职能发展［30-33］。通过系统分析乡村功

能差异特征及其来源，对各类乡村分类施策，可以

有效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和城乡协同一体发展，

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34-35］。

乡村多功能研究已积累了丰富经验，由“静态单一”

逐渐转向“动态多元”，而乡村多功能动态性研究已

是目前的热点，多运用时空序列数据［36］。2000 年

后甘肃乡村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农

业、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这一阶段乡村公

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努力建设“美丽乡村”［37-40］。

2017 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甘肃紧跟国家战略编

制《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2018—2022

年）》，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村综合

改革，努力构建现代农业三大体系，大力发展现代

丝路寒旱农业，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形

成具有甘肃特色的农业农村发展新路径［41-43］。基

于此，以甘肃省为例，构建乡村多功能评价体系，

探究 2000—2019 年甘肃省乡村多功能演变特征，

拓展乡村多功能研究视角，以期为优化甘肃省乡

村功能空间结构布局提供决策参考，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征程，加快乡村功能间的

转换与空间分异研究，促使乡村地域功能多元化

发展。

1 研究区概况 

甘肃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地处黄土高原、青

藏高原、河西绿洲三大自然带交会处（图 1）。2019

年全省乡村人口为 1 363.69 万人，占比为 51.51%；

第一产业产值占比 22.63%，农村经济发展基础相对

薄弱，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农业生产空心化严

重［44］。2019年全省减贫人数约 93.5万人，贫困发生

率下降至 26.5%，仍是全国脱贫攻坚任务较重省份。

但近年来甘肃省积极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扶

贫模式，集中开展“3+1”冲刺清零专项行动，乡村发

展积极向好。甘肃省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及

西部大开发中是经济战略通道区、生态战略屏障，

但乡村人口基数较大，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生态破

坏严重，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全面小康

建设短板区［45］。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1　Locati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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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　

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考虑数据

的可获得性，从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居住生活、生

态保育 4个方面构建乡村多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

以甘肃省 2019年的行政区划建制为基准，将甘肃省

划分为 5个区，分别为河西地区（武威市、张掖市、金

昌市、酒泉市及嘉峪关市）、陇中地区（兰州市、白银

市、定西市及临夏回族自治州）、陇南地区（陇南市、

天水市）、陇东地区（庆阳市、平凉市）和甘南地区

（甘南藏族自治州）［46］，以 2000、2010、2019年为研究

时点进行分析。本研究以县域（县、县级市、区）为

基本单元探讨乡村多功能，指标选取主要涉及乡村

生产、生活、生态发展等方面（表1）。

2.1.1　数据标准化　

由于指标体系中存在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因

此在指标处理上有所区分。文中采用极差归一化

法进行指标的标准化。

正向指标： 

yij = ( xij - xmin )/ ( xmax - xmin ) （1）

负向指标：

yij = ( xmax - xij )/ ( xmax - xmin ) （2）

式中：yij为第 i 个县域第 j 项指标标准化值；xij为第 i

个县域第 j项指标值；xmax为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xmin

为第 j项指标的最小值。

2.1.2　权重确定　

数据标准化处理后，本研究利用熵值法计算乡

村功能各指标的权重。

Pij = yij ∑
i = 1

N

yij （3）

Ej = - 1
lnN∑i = 1

N

Pij （4）

Dj = ( )1 - Ej ( )M -∑
j = 1

M

Ej （5）

Wj = Dj ∑
j = 1

M

Dj （6）

式中：Pij为第 j（j=1，2，…，M）项指标下第 i（i=1，2，

…，N）个县域指标值的比重；yij为第 i 个县域第 j 项

指标标准化值；Ej为第 j项指标下的熵值；Dj为差异

性系数；Wj为第 j项指标的权重。

2.1.3　评价模型　

在数据标准化及权重计算的基础上，将各指标

的权重与其标准化值相乘并求和，由此计算研究区 i

表1 乡村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Rural multi-functio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目标层

农业生产功能

经济发展功能

居住生活功能

生态保育功能

具体指标

耕地面积

粮食总产量

肉类总产量

粮食单产

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乡村从业人员非农就业率

二、三产业占GDP比重

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农村居民点面积

社会消耗品零售总额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万人拥有的卫生机构床位数

林草覆盖率

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化肥施用负荷

方向

+

+

+

+

+

+

+

+

+

+

+

+

+

+

-

指标来源和计算方法

统计年鉴（hm2）

统计年鉴（t）

统计年鉴（t）

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t·hm-2）

财政收入/GDP（%）

乡村非农就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数（%）

二、三产业产值/GDP（%）

统计年鉴（万元）

农村居民点面积/农村总人数（km²）

统计年鉴（元）

统计年鉴（元）

卫生机构床位数/区域总人口（位）

林地、草地面积/区域面积（%）

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区域土地总面积 （元·hm-2）

化肥施用量/耕地面积（kg·hm-2）

权重

0.250

0.309

0.312

0.130

0.159

0.071

0.094

0.675

0.179

0.450

0.287

0.084

0.586

0.203

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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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的乡村功能指数（Si）：

Si =∑
j = 1

M

Wj Pij （7）

2.2　纵向比较系数　

构建各县域乡村功能指数的纵向比较系数，通

过基期和末期乡村功能指数的变化来诊断各县域

乡村功能演变特征。以各区县的农业生产功能为

例来说明纵向比较系数：

eGPi = VGPiq /VGPip （8）

式中：eGPi表示 i县域农业生产功能的纵向比较系数；

VGPip和 VGPiq分别表示 i 县域基期和末期的农业生产

功能指数。eGPi>1表示 i县域的农业生产功能在一定

时期得到提升，反之则表示减弱。经济发展、居住

生活、生态保育功能纵向比较系数 eEdi、eLSi、eECi的计算

方法类似。

运用自然间断点法，根据乡村功能指数得分将

2000 年乡村综合功能、农业生产功能、经济发展功

能、居住生活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划分为低、较低、

中、较高、高 5 个等级。2010 年和 2019 年等级划分

采用2000年间断点值。

2.3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类型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

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2000、2010、

2019 年土地利用数据，空间分辨率为 30 m，用于人

均农村居民点面积、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指

标计算。区域生态服务价值总量和单位面积价值

量依据谢高地等［47］提出的方法计算。社会经济数

据主要来源于 2001—2020年《甘肃发展年鉴》《甘肃

农村年鉴》及部分地级市统计年鉴、区县统计年鉴

和统计公报，以及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统计数据

库，其余指标数据均为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3 结果与分析 

3.1　乡村多功能格局演变过程　

3.1.1　乡村综合功能　

由图 2A可知，甘肃省乡村综合功能逐步增强，

综合功能指数不断提升，乡村综合功能指数平均值

由 2000年的 1.046到 2019年上升为 1.247，主要原因

是甘肃省积极实施“365”现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等战略，不断提高乡村的竞

争力和自身发展能力。总体上，乡村综合功能呈现

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整体相对稳定，且呈现出综

合功能较强的区县集中分布的特征。具体来看，

2000年较高、高值区为 13个区县，2019年增加至 31

个区县，综合功能较高、高值区主要在陇中地区，并

且以兰州和兰州新区为中心向两端发展，能够推动

兰（州）白（银）一体化，且辐射带动中值区，对于高

值、较高值区县乡村应推动其向高质量发展。中值

区县数量增长较为平稳，主要分布在以综合能源和

先进装备制造为重点的陇东南经济区以及以水源

涵养和水土保持为重点的黄河上游高质量发展区

两大重点发展区。中值区县各功能发展形成良好

互动关系、均衡发展，甘肃省政府应加大具有相对

优势的县域乡村扶持力度，推动中值区各区县乡村

优化提升。低值、较低值区 2000 年 42 个区县，至

2019年下降至 6个区县，主要在河西酒泉地区，由于

水土资源匹配程度低、环境相对脆弱对农业生产及

生态保育功能影响较大，农业生产及生态环境保护

受到较大限制，是乡村多元化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地区。

3.1.2　农业生产功能　

由图2B可知，甘肃省农业生产功能的地域分异

特征明显，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格局。研究期内

整体空间格局未发生较大变化，农业生产指数高值

区、较高值区由 2000年 11个区县增加至 13个区县，

分布在河西地区绿洲灌溉农业区及陇中旱作农业

区。河西地区地形平坦，三大内陆河流域贯穿境

内，以灌溉农业为主，区域农业发展基础较好，是中

国西北最主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区，

也是国内最大的玉米制种基地，政策支持力度大，

农业生产水平较高。陇中农业区作为国家级旱作

农业示范区核心区，是省内粮食生产重点区域。农

业生产功能中值区范围在 2010 年开始由中部逐渐

向两端发展，分布在河西地区和陇东地区。陇东地

区将农业发展和水土保持结合，提高了雨养农业资

源化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

低值区和低值区主要分布在酒泉、甘南及陇南山

地。与 2000年相比，2010年低水平功能值区县数量

有所增加，之后在 2019年下降至 18个区县，主要变

化区域在酒泉市，由于工业及城镇化的发展对耕地

的占有及部分地区退耕还林，耕地动态变化幅度较

大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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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经济发展功能　

由图2C可知，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处于稳步增

长状态，在空间上大致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格局，

即形成以兰州、嘉峪关、金昌、武威为中心的经济快

速发展区及以临夏、陇南、甘南等为代表的经济缓

慢发展区，并且区域之间差距扩大趋势明显，在空

间上形成了“马太效应”。2000年经济发展高值区、

较高值区仅为 5个区县，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图2　甘肃省乡村多功能分级划定与空间格局演变

Fig.2　Rural multi-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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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支持甘肃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实施后，

2019年增长至 2010年数量的 2倍，其分布地区主要

在兰州和河西。兰州市作为甘肃区域发展的战略

中心，能够有效带动建设兰州-白银都市经济圈；河

西地区是甘肃新经济的成长区段，工业基础好，农

业产业化比较发达，这些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较

高，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较大，加大对乡村建设

的财政投入，为乡村经济的发展建立了基础条件。

与之对应的是低值区范围不断缩小，2000年数量为

35个，至 2019年下降至 5个区县。低值区和较低值

区大多数为经济社会欠发达县域，这些区县主要是

以农业发展为基础，二、三产业发展较薄弱，削减了

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正效应。目前虽已经实现全面

脱贫，但部分区县仍有面临返贫的风险，经济发展

态势不乐观，需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值区

数量呈先增长后稳定的趋势，区域范围不断扩大并

且向陇东方向移动，2019年范围逐步扩大至陇南地

区。陇东地区作为甘肃省另一能源化工基地，近年

来庆阳作为甘肃东部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

枢纽，成为了带动周围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

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综上，甘肃省总体经济

发展水平较低，如居民平均收入低、区域间的交通

可达性差、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等

问题，同时产业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周围区县产

业发展趋同化导致经济增长乏力。

3.1.4　居住生活功能　

由图 2D 可知，乡村居住生活质量由东南向西

北逐渐提升；与之对应的乡村人口数量由东南向西

北逐渐减少，在陇东、陇南区域乡村人口密度大，社

会资源配置压力较大，农村居住生活功能值较低，

而河西地区乡村人口较少，但人均社会公共资源占

有量较充足，乡村居住生活功能值相对较高。2000

年高和较高值区仅有 16 个区县，2010 年为 11 个区

县，总体来看乡村居住生活质量并不高。甘肃省有

58个区县在 2011年国家划定连片地区中的六盘山

区、秦巴山区、藏区 3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占全省

区县数量的 66.67%。自然环境条件恶劣、生态环境

脆弱等不适宜居住生活的地区为原贫困县主要分

布区。随着乡村振兴等战略实施，居住生活功能逐

步增强，高和较高值区达到 20个区县，占全部区县

的 22.99%，在空间上较为分散。中值区范围增加，

相对于高和较高值区集中分布态势明显，在数量呈

现增多趋势，2019年共有 34个区县，主要分布在陇

中、河西的中心区周围并逐渐向外扩展，居住生活

功能中值区与经济发展功能中值区域在空间上具

有一定重合性，这是因为县域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

刺激乡村居民就业，改善乡村居住和医疗等各方面

条件。2010年和 2019年低值区数量大幅减少，2010

年低值区减少至 22 个区县，2019 年为 11 个区县。

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甘南及陇南南部山地，山大沟深

陡坡土地贫瘠、现代化水平低、基础设施薄弱，是全

省居住生活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

3.1.5　生态保育功能　

由图 2E可知，研究期内甘肃省生态保育功能逐

步增强，空间上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格局。2000年

生态保育功能低值区主要分布在河西地区西部，区

内各县域处在西北干旱区，是全省土地沙漠化程度

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其内有“三北”风沙综合防治区

等防沙治沙区，是西北草原荒漠化防治区的核心

区。随着天保工程、退耕（牧）还林（草）、“三北”防

护林建设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实施，2019年低值

区降至 10 个区县。2000 年较高值区为 31 个区县，

占全部区县的 35.63%，分布在陇东、陇中及陇南地

区，陇南地处长江上游“两江一水”流域水土保持与

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为甘肃省最大的原始森林

区，随着对林地资源有效管护补偿和合理开发利

用，生态环境质量相应提高。陇中的区县为祁连山

重要水源涵养区，区域内陆河提升区域水源涵养功

能；陇东为黄土高原丘壑水土保持功能较好、生态

自我修复较强的区域。2010年高值区增长至 26个

区县，2019 年数量变化幅度较为稳定，主要分布在

甘南州，属典型的高寒湿润性气候区，是黄河上游

水源涵养和补给区，草场、林地比较集中，生态功能

尤为重要。相较于 2010年，2019年中值区数量下降

为 13个区县，原因在于近年来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下，地区生态环境逐步优

化，生态功能得到提升。

3.2　乡村地域多功能演变特征　

3.2.1　乡村多功能总体演变特征　

本研究用变异系数［48］能直观反映区域研究中

乡村多功能变化趋势。从数据来看，各功能整体趋

于稳定（表 2）。研究期内农业生产功能变异系数先

上升后下降，表明甘肃省县域农业生产功能差异在

此期间先变大后缩小，由于耕地数量波动、农业发

展基础较好的区县得到更好的发展，拉大区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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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功能，随着甘肃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入，促进了农业产业快速融合发展，使全省农业生

产功能差异缩小。经济发展功能先下降后上升，表

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先缩小后扩大，在国家“西部

大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动下，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聚集效应逐渐凸显，但由于水土资源

匹配程度低、环境相对脆弱等原因，区域经济发展

之间差异扩大。居民生活功能之间的差异在扩大，

主要是因为居住生活功能具有滞后性，地方经济实

力的增强和国家有关“三农”政策措施的落实，地方

政府对农业、美丽乡村建设的资金支持及政策使乡

村人居生活环境得到提升，但偏远地区居住生活环

境与较发达地区的差距并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

生态保育功能区域差异并不明显，随着生态文明建

设以及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荒漠生态系统恶化趋

势得以初步遏制，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成效突出，生

态环境总体向好转变。乡村综合功能区域之间在

2010 年后差距扩大，甘肃原贫困县较多，区域发展

过程中产生了差距但变化幅度不大，应该在后续乡

村发展中缩小差距。

3.2.2　乡村地域多功能演变特征　

本研究采用自然间断点法，将各个功能纵向比

较系数划分为 5类，由此呈现了各种功能纵向比较

系数的空间异质化特性。总体而言，各功能纵向比

较系数虽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但部分区域仍

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点（图3）。

由图 3A 可知，2000—2019 年农业生产功能纵

向比较系数（eGP）为 0.320~3.284。总体来看，1.598≤
eGP≤2.013 区县共有 7 个，粮食生产功能系数提升幅

度较大，由于这些区县农业生产环境得到改善，区

县农业产业发展方向更为规模化、现代化。1.263≤
eGP≤1.597的区县共有 15个，分散分布在河西地区及

陇中地区，陇中地区形成了沿黄高效农业带建设高

质量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县［49］，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

表2 甘肃省乡村多功能变异系数

Table 2 Rural multifunctional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n Gansu Province

年份

2000年

2010年

2019年

农业生产

功能

0.627

0.719

0.651

经济发展

功能

0.690

0.660

0.771

居住生活

功能

1.019

1.097

1.674

生态保育

功能

0.269

0.294

0.297

乡村综合

功能

0.232

0.238

0.376

图3　甘肃省县域乡村多功能纵向比较系数演变

Fig.3　The evolution of th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coefficient of rural multi-function in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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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农业，推进农副产品加工业的转型和发展，提

高农民素质、农业效率和竞争力。0.946≤eGP≤1.262

的区县共有 35 个，主要分布在河西、陇中、陇南地

区，这些区县的农业发展历史比较久远且耕地面积

提升幅度有限，但绿色农产品发展以及农业耕作技

术水平得到改善，因此农业生产功能比较系数变化

较小。0.618≤eGP≤0.945的区县共有 23个，分布在陇

南、陇东地区，受经济发展和地形条件影响，农业生

产能力提升有限。0.320≤eGP≤0.617 的区县共有 7

个，主要分布在甘南州，该区域重点发展高原特色

畜牧业和中藏药，农牧业抵御灾害能力差，农业发

展功能呈下降趋势。研究期内甘肃省大部分研究

单元农业生产功能呈现上升状态，主要原因为农业

现代化水平提升，机械化在农作物的耕种、排灌、运

输以及农产品加工过程中推广，农业生产效率得到

提高，传统的人力耕作模式在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得

到了优化。

由图 3B 可知，2000—2019 年经济发展功能纵

向比较系数（eED）为 0.440~3.640。总体来说，除 5个

下降的区县外（eED<1），其余区县均有不同程度的提

升（eED>1），全省农村经济呈现出平稳向好的发展趋

势。0.440≤eED≤1.176的区县共有 13个，分布在甘南

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又属甘肃省限

制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不强，因此增长幅

度较小。1.177≤eED≤1.579的区县共有 39个，占全部

区县的 44.83%，主要分布在河西地区、陇东及陇中

地区，兰州-定西-平凉-庆阳经济发展带推进沿线

重要节点城市发展，促进城市与乡村内部生产要素

顺畅流通、产业配套和技术合作，但由于自然条件

及社会环境区县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迟缓，变化相对

较缓；河西地区具备良好的经济发展条件，因此经

济发展纵向系数数值提升幅度较小，但经济发展实

力依然较强。1.580≤eED≤2.027的区县共有 25个，该

类地区分布在河西北端、陇南南部地区，陇南地区

在国家精准扶贫等政策的支持下，融合乡村各类资

源促进经济增长。2.028≤eED≤2.592 的区县共有 7

个，eED≥2.593的区县共有 3个，该类地区受中心城市

经济增长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加上区位条件的优势

特征，因此经济发展功能系数变化明显。

由图 3C 可知，研究期内居住生活功能纵向比

较系数（eLS）为 0.191~5.219。总体来说，“三农”问

题是国家持续关注的焦点，以及城乡发展一体化、

互联网＋、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等

国家政策有效实施，进一步改善了乡村居住生活质

量。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为协同关

系，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广大农村居民生活的

最直接推动力，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具

体来看，0.191≤eLS≤1.100，居住生活功能呈现减弱

的区县有 23 个，主要集中分布在酒泉、庆阳等市，

该区居住生活功能系数提升幅度较小，因为该地区

乡村生活发展基础较好，居住生活转向为高质量发

展。1.101≤eLS≤1.911的区县共有 27个，占全部区县

的 31.03%，属于居住生活保障功能提升幅度一般

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河西、陇中、甘南，河西、陇中

地区居住生活功能同步经济发展幅度，因此生活水

平质量较整体提升幅度而言并不高；甘南居住生活

条件设施相较于 2000 年部分地区有提升。1.912≤
eLS≤5.219区县共有 36个，占全部区县的 41.38%，分

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高效快捷的交通干线

推动河西走廊、黄河沿岸和陇东南三大经济区快速

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

由图 3D 可知，2000—2019 年生态保育功能纵

向比较系数（eEC）为 0.633~2.707。总体来说，生态保

育功能提升的区县占全部区县的 69.0%，生态环境

得到改善的范围较大。0.633≤eEC≤0.841的区县共有

14 个，主要分布在河西地区，该类区县经济发展迅

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但以发展传统工业为主，因

此资源被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其负面效

应难以在短期内改变。0.842≤eEC≤1.020的区县共有

17 个，主要分布在陇南和河西部分区县，如河西地

区荒漠较多，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稳定性受环境影

响较大，生态保育功能的提升幅度受到限制。1.021

≤eEC≤1.172 的区县共有 43 个，大多分布在甘肃南部

地区，该类区域位于农牧交错带，封山育林、退耕还

林还草等生态修复措施的开展持续推动了水土保

持类重点生态功能区建设和黄土高原水土综合治

理工程，生态建设保护功能获得了增强。1.173≤eEC

≤2.707的区县共有 13个，分布在甘南州及河西部分

地区，甘南州是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为黄河重要的

水源补给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较为重要；河西地

区主要为祁连山生态保护和综合治理区域所在区

县，加强对祁连山区冰川、湿地、森林的保护，防止

人为性的生态破坏行为，有严格的管制措施，生态

环境逐步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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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2000—2019 年甘肃省乡村综合功能指数平均

值不断上升，乡村综合功能增强，总体呈现东高西

低的空间格局；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增强，粮食作物

主产区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向陇中、陇南地区方

向移动；经济发展功能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空间格

局，外围区县发展受到中心城区辐射带动作用；居

住生活功能异质性明显，大部分区县乡村居住生活

水平较低；生态保育功能受政策影响，逐步改善且

高值区不断扩大。

研究期内乡村综合功能 2010年后差距扩大，但

各功能变异系数整体趋于稳定，变化幅度较小。

乡村多功能纵向比较系数空间分布特征显著，

部分地区之间有一定的空间集聚特征，其总体特征

表现为增强趋势。甘肃省生态类型多样性和格局分

明的生态环境决定了乡村多功能的多样性及对资源

环境禀赋的依赖性；其中生态保育功能具有代表性，

在空间上表现为“唯水性”，在空间分布上生态保育

功能高值区与经济发展低值区较相似，与甘肃省地

貌和工业产业分布相对吻合。乡村多功能在空间布

局上具有显著的地域分异特征，高值、较高值功能区

集聚与低、较低功能区集聚的现象较为明显。

4.2　讨论　

乡村多功能评价是具有复杂性、地域性的系统

工程。乡村多功能评价是在各县域单项功能的基

础上，评定县域多功能强度，进而确定各县域发展

的功能定位。同时，根据不同县域主导功能，确定

多目标、多层次的县域多功能发展机制，由传统单

一静态功能转变为多元动态功能。在乡村多功能

评价区域研究中，各地域显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和时间差异性。

刘彦随等［2］以 2 295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开展

中国县域尺度乡村多功能研究，结果表明胡焕庸线

以西、以北地区为乡村地域多功能弱势区，以南、以

东地区为乡村地域多功能强势区。其中在河南

省［50］、江苏省［51］乡村地域多功能研究中，乡村各功

能高值区县较多，乡村综合功能相对完善，乡村发

展呈现多元化、特色化；在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

体系构建上，中、东部省份研究以个量指标居多，但

是对于地广人稀的西部省份总量指标更为适宜。

总体上，乡村综合功能发展较好区域集中在较发达

地区、近城区、平原区，这些区域能够为乡村多功能

提供资金、设施及技术支撑，成为了乡村多功能发

展的强势区；而偏远山地区、外围区、欠发达地区因

自身发展环境受到限制，成为了乡村多功能发展的

弱势区。但甘肃省功能值高的区县少，乡村发展进

程缓慢，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相对中、东部省份较

慢，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劳动力流失导致甘肃省乡村

地域功能不完善。

总体来说，当前甘肃省乡村多功能农业生产、

经济发展及生态保育功能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居住

生活功能空间集聚特征较弱。全省应根据各区县

功能定位和居民主体为导向，突破乡村发展瓶颈，

立足地域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将

会使甘肃省乡村发展实现逆势而上。对河西地区

等农业生产功能具有优势的区域，应在确保粮食安

全的前提下，全面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绿洲型现代

灌溉农业以及全域特色旅游业等为代表的新兴乡

村产业。对陇南等居住生活条件较差的地区，按照

美丽乡村建设要求，要加强对乡村居住生活环境和

农业面源污染的协调治理。对甘南州等生态功能

较高的乡村区域，要完善生态绿化长廊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网的构建，积极推动农村人工恢复和生态补

偿机制，全面增强乡村生态系统的功能弹性和保障

能力，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对陇中等经济发展较好地区，应该转变单纯

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调整发展的思路和方

向，发展可持续的新兴产业，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以

解决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等重大问题。

对陇东等功能相对完善的地区，应该进一步提高农

业生产现代化水平，加快二、三产业发展，加强公共

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高质量生活。在

当前中国城乡区域要素畅流和空间结构优化的大

背景下，甘肃省应在进一步巩固城乡多功能整合作

用的基础上，加速培育城乡互动节点乡镇及区域中

心村，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

农村空间布局调整和城乡要素顺畅流通，有效推动

实现甘肃省2035年建成美丽乡村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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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functions in 

Gansu Province at county scale

Li Yixia1a， Zhang Xuebin1abc， Luo Jun2， Yin Junfeng1a， Lei Yue1a， 

Wang Ziyang1a， Yao Litang1a， Li Xuehong1a

（1.a.Collo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 b.Gansu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asis / c.Gansu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Land Utilization and Comprehension Consol‐

id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China； 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Gansu Agri‐

cultur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Clarify rural functions and positioning， can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

eas， and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

tion strategy. In this paper， by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multi-function， tak‐

ing the county area of Gans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unit， using the ArcGIS natural discontinuous point meth‐

od，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coefficient and other method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

el of rural functions in the province is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show that：（1）From 2000 to 2019， the average val‐

ues of the rural comprehensive function index continued to rise， the rural comprehensive function was enhanced 

with an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east and low in the west. The fun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as 

gradually enhanced， and the scope of the main food crop production areas continued to expand and moved to the 

direction of Longzhong and Longnan area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unction presented a spatial pattern of 

high in the northwest and low in the southeas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eriphera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was driv‐

en by the radiation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The heterogeneity of residential and living functions was obvious， 

and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most districts and counties were low in rural areas.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func‐

tion was gradually improve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cy， and the high-value area was constantly expand‐

ing. （2）The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each function tended to be stable as a whole. （3）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longitudinal comparison coefficients of rural multi-functions were significant， and there were 

certain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some regions.

Key words：rural multi-func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type identification； urban-rural integration； Gansu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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